
36责任编辑：行 超 2018年9月19日 星期三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特刊

在报告文学中在报告文学中，，我们遇见新时代我们遇见新时代
□□丁晓原丁晓原

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的申报作品是193（篇）部，到

了第七届，申报数上升到了233（篇）部。这从一定意义上说，近

年来报告文学的创作生产力持续稳健地增长着。党的十八大以

来，砥砺奋进、实现中国梦的新的时代生活，为报告文学的写作

提供了无限丰富且有重大价值的题材和质料，同时，也极大地

激活了报告文学作家关注时代、抒写时代、致敬时代的热情。老

中青三代作家勉力前行，从不同视角，摄取广阔的现实风景，以

各具姿色的笔墨，描绘行进中的新时代，开掘过往的历史蕴藏。

可以说，报告文学这一文体已由过去的文学轻骑兵俨然成为今

天大写中国梦百年潮的文学重器。

报告文学是一种特殊的时代文体，真实及时文学地报告鲜

明的时代主题生活，表现人民的伟大创造，反映激扬的时代精

神等，是它独特而优长的文体功能。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

学参评作品以及最终5部获奖之作，正是在这里显示着它们

的特质和价值。李春雷的《朋友——习近平与贾大山交往纪

事》以短篇制式，记写了青年习近平和作家贾大山的交往故

事，以质朴的细节白描和精致的结构艺术，真实生动地表现

了人物真挚诚朴的情怀和品格，显示出人性的美好。丰收的

《西长城》讲述的是“新疆建设兵团一甲子”的历史。历史正

在渐行渐远，丰收作品打捞起并存活了那段艰难而辉煌的

“屯田戍边”的岁月，让我们对岁月中那些襟怀爱国主义、集

体主义和浪漫主义“化剑为犁”的人们致以深深的敬意。许晨

的《第四极——中国“蛟龙”号挑战深海》以长篇格局报告“中

国‘蛟龙’号挑战深海”这一重大科技成就。“第四极”的题名，

精准地隐喻了“蛟龙”深潜的重大意义。作品以我国深海探潜

实验和作者随科考船采访体验的故事叙说为双线结构，复式

的叙事使作品显得丰富而饱满。除《第四极》外，还有《中国机

器人》《中关村笔记》《中国创新之问》《中国南海的冰与火》

《中国之蒿》《风动中国》《中国超算》《中国速度》《大机车》《嫦

娥揽月》《太空双子星》等。科技题材的写作成为新时期以来

报告文学写作的又一个重点，其中不乏优秀之作。这些作品

讲说的是科技强国的故事，展示的是中国创造和中国力量，

颇能感奋人心。

大河奔流的时代是报告文学写作的源头活水，也从根本

上规定了特定时期报告文学写作的风向和质地，报告文学

作家只有能动地把握时代的脉动，才有可能写出与时代同

频共振的作品。生态文明建设和精准扶贫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的重大国策，党和国家在这些方面多有部署，人民群众更

有大量可圈可点的成功实践。报告文学作家敏于时代的新

变，热情地观照反映时代新主题的新题材，生态写作和扶贫

报告不仅形成了可观的数量规模，而且不少作品时代感、思

想性和文学性兼胜，成为近年报告文学写作中特别引人瞩

目的部分。这次的获奖作品《大森林》可以说是报告文学生

态书写的一部代表作，年过七旬的诗人报告文学作家徐刚，

上世纪80年代以《伐木者，醒来！》为他的生态报告文学写作

开篇，30多年沉潜此中。《大森林》叙写的是森林的大历史，

也是一部人与森林的关系史，史中有诗，蕴意浑厚。在《大森

林》中，生态不只是作为问题，而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文明呈

现着，反映出的正是我们这一时代的巨大进步。李青松的名

字、他所从事的工作和他的写作，都好像在告诉我们他与生

态文学有着一种天然的机缘。他的作品《万物笔记》是短篇

作品集，在我看来就是一部博物志。作者取物众多，状写得

细而有味，一物一世界，生态微观中有大观。李青松以他的

方式丰富并延展了生态报告文学的书写空间。有关贫困或

扶贫脱困，已经不是报告文学写作的新话题，部队作家黄传

会此前早有了“反贫困作家”之称。进入新时代，全面实现小

康的发展目标，使得“一个都不能掉队”成为国家的重大政

治安排，精准扶贫，全面脱困，不只是一项国策，更是举国上

下的行动。这也成为近年报告文学写作的一个重点题材领

域。与原先再现贫困问题的严重存在不同，现在的作品更多

地报告扶贫攻坚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纪红建的《乡村国

是》以10多个省市区200多个村庄的行走，全景式富有质感

地描绘了行进中的中国扶贫脱困的靓丽风景，真实生动地

呈现出精准扶贫这一国家战略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国是主题

的宏大与乡村扶贫故事书写的细实有机融合一体，使作品显

得厚重而丰富，感人又可信。

人民是时代的创造者，也是中国故事的主人公。报告文学

作家在书写现实和历史时，总是把致敬的目光和深情的笔墨

投向那些可敬可爱的时代之子和中国脊梁。检视本届报告文

学奖参评作品目录，如果从所写内容的类型看，其中的人物

类报告文学，包括人物传记，占比很大，大约有三分之一。作

品的主人公许多是杰出人士或时代楷模类人物，如《袁隆平

的世界》《姜仕坤》《公仆廖俊波》《路遥传》《潘家铮传》《让兰

辉告诉世界》《沧海英雄》《谷文昌》《因为信仰》《两个人的海

岛》《布衣壶宗：顾景舟传》《常山有个贾大山》《永远的李保

国》等，其中的优秀者能写出人物人生的行迹、业绩，更能传

达出对象的气韵和精神，形神兼得地垒起人物可触可摸的真

切形象。陈启文写袁隆平，将人物聚焦在“世界”中做文章，凸

显其人生世界、科学世界和精神世界的独特内存，作品因叙

写的真实丰富饱满而使人物鲜活地立了起来。徐富敏笔下的

李保国，像他所钟爱的太行山一样质朴而挺拔。作品以朴实

的故事叙说和富有表现力的细节再现，真实地刻画出像农民

一样的教授李保国奉献山区带领农民脱贫致富的感人形象。

也有一些作品所写人物是寻常百姓，如《大地的云朵》《中国

新工人：女工传记》《阳光大姐的故事》《国之盾》《听李迪讲中

国警察故事》《小巷总理》《社区纪事》《雪莲花开》《守望初心》

等，在平凡中实现有意义的人生价值，发出闪亮的光彩。余艳

的《守望初心》讲述的是一群湘西“红嫂”的故事。她们以初心昭

示信念，以守望诠释忠诚。阅读可歌可泣的红嫂故事，我们的精

神受到了一次深度的洗礼。

报告文学不只是主题写作，也不只有宏大叙事、时代报告。

获奖作品代表了一个时期内某类写作的水准，但我们不要将

其误解为报告文学只此一路。一种充满活力的文体，它当向

生活做多面的开掘，它应有异彩纷呈的制式。我理解的非虚

构，其意指也正在这里。近年来的报告文学写作正朝着这样

的路向前行，这次的申报作品可以说是一次检阅。从获奖作

品看，现实题材作品无疑收获最多。但实际上，历史写作已成

为报告文学的重要构成部分。李发锁的《围困长春》显示出作

者把握重大历史题材、探究历史真实的能力和勇气。李发锁

将小说的结构艺术、人物性格凸显方法等有机导入，因而《围

困长春》显得大气又细密，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高洪雷的

《大写西域》《楼兰啊，楼兰》，基于“一带一路”的背景，进入绵

远的历史隧道，站在人类文明史演进的高端，运用人类学、民

族学、地理学、考古学和文学等多学科交叉方法，别开生面地

为我们展示了那远去的楼兰和西域时空镜像。王彬彬的《大

屠杀中的妇女、孩子和女孩子》是一篇历史纪实随笔，取古今

中外极端的反人类、反人性事件，于静默的叙写中，体现了强

烈的批判精神。

报告文学需要宏大叙事，但也不能缺失有内涵的个人性言

说。冯骥才的《炼狱·天堂》、邵燕祥的《一个戴灰帽子的人》、张

新颖的《沈从文的后半生》、裘山山的《家书》等，将个人史与大

时代的叙写交融一体，人生命运之况味流溢其间，大历史的

面影也在当中。题材的多样化也是这届鲁奖参评作品的一个

重要特点，薛舒的《远去的人》、方格子的《一百年的暗与光》、

普玄的《疼痛吧指头》、周芳的《重症监护室》等作品，作者将

视点移位到另异的对象，阿尔茨海默症、麻风病、自闭症等患

者成为作者叙事的主要对象，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类的生命

写作，别有意义。

自然，一种文体的持续稳健发展，需要有一支与之相适配

的可以接续发力的创作队伍。难能可贵的是资深的报告文学作

家，如何建明、黄传会、李鸣生、赵瑜、王宏甲、徐剑、杨黎光、李

延国、白描、曹岩、杨晓升、张雅文、陈启文、朱晓军、傅宁军、徐

锦庚、铁流等，他们依然葆有旺健的创作劲头，仍有力作推出。

更值得我们高兴的是一批年轻的报告文学作家已经成为写作

的有生力量。李春雷、纪红建、丁晓平、丁燕、马娜、王国平、程雪

莉、周芳、赵雁、李琭璐、李燕燕等，他们近年来的创作和本届参

评作品大多质量上乘，受到了关注，这是一批值得我们有更多

期待的报告文学作家。

报告文学这一文体，“报告”规定了它非虚构的内在，而“文

学”才是它的属类，是“报告”价值达成的关键。报告文学写作中

存在的不足，我想主要还是报告有余，文学不足，有的作者文学

思维缺失，文学意识淡薄，有的则是写人叙事、谋篇结构、语言

表达等文学能力偏弱。另外，就是具有思想深度、精神厚度且有

较强的非虚构叙事表现力度的作品，不是没有，但是相对较少。

这些都是需要报告文学作家努力弥补的短板。远方和未来，不

只是诗，还有报告文学。

当下短篇小说的点当下短篇小说的点··线线··面面
□□张志忠张志忠

参加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评选工作，集中阅读了近4年间

各刊物和出版社出版的大量短篇小说，对其现状与走向有比较

深切的体会和思考。本文就由点到面，从三个维度讨论之。

聚焦点：平俗时代的凡人故事

聚焦点，当然是从获奖作品的整体倾向谈起。

冯骥才不仅是本次短篇小说获奖者中的最年长者，在我看

来，也是该奖项中论境界情怀、论艺术造诣都名列前茅的。《俗

世奇人》（足本）回归到日常生活本身，回归到天津的民情风俗，

以拍案惊奇的方式写人写事，虚虚实实，真真假假，以退为进，

欲说还休，有它的“哏”，有它的“赛”。苏七块的信守规矩与暗中

变通；蓝眼的精明一生却误失荆州；刷子李的功夫超群纤尘不

染偏偏会在黑色衣裤上露出一个白点，卖个破绽让你入毂；酒

婆一辈子都在小酒馆喝掺了水的劣质酒然后半醒半醉招摇过

市，偶然一天卖酒人良心发现，她喝到真酒，却不料酩酊大醉出

了车祸……每一章都有一个响亮的包袱，每一人都有其超乎常

人却又纠结世俗的情怀，传统而又新奇，实在而又超拔，以小见

大，以少胜多，注入了老天津的灵魂，彰显出旧时代的风貌。世

俗，市井，都因为这些有性格有才华有故事的奇人而增添了勃

勃的生机，平中见奇，俗中显异。

在当下，小时代和小叙事、日常生活和凡人小事，正在成为

短篇小说的主色调。马金莲的《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即是如

此。经历过那个狂飙突进的变革时代的人们，回望上世纪80年

代，无论是中共十三大召开标志着市场经济要素的逐渐“正

名”，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都堪为一个时代的

标识；在文学上，无论是正在兴起的寻根文学、先锋文学，还是

得风气之先的新写实小说，都是各自有各自的况味；日常生活

中家用电器的普及，出国潮的涌动，从农村发展到城市和企业

的承包制，经济效益，双轨制，皮包公司等等，都是一个时代的

深刻印记。但是，在马金莲笔下的那个小女孩“我”眼中，1987

年作为时间的刻度，不过是关联着一段因为浆水和酸菜的制

作、断供和再度完成所造成的家庭喜剧：对生活充满新鲜好奇

感的“我”眼中见出的富有回族生活特色的酸菜制作过程，二

奶奶能不能从“我们家”借到（其实总是有借无还的借）浆水和

酸菜的期盼，爷爷因为餐桌上的浆水和酸菜之有无表露出的

喜怒情态，历历在目，生趣盎然。

正面强攻也好，迂回曲折也好，关于如何处理文学与时代

性的关系，既有着特定历史时期的规约，也有作家的自主选

择，见仁见智，无可厚非。朱辉的《七层宝塔》中的唐老爹，随

着城镇化的进程进了城住了高楼，却仍然要坚持养鸡种菜的

农家生活方式，与住在楼上的年轻人阿虎夫妇发生诸多矛盾

冲突——唐老爹一辈子闻鸡起床，阿虎嫌弃这位“二爹”的

鸡鸣吵人；唐老爹种几棵稀稀拉拉的青菜聊胜于无，阿虎厌

恶菜地的粪臭透入他家的窗户；反过来，阿虎夫妇卖烟花卖

冥币，前者让唐老爹提心吊胆，后者则实在有些不吉利；为

此，老小两代人摩擦不断。惟一能让唐老爹安心片刻的宝音

塔，是他的乡村生活遗留下来的惟一见证，成为沟通既往历

史的惟一纽带，但它也在阿虎的盗掘与地方政府的“保护性

拆除”中行将消失。一向以“讲理”著称和自豪的唐老爹，到哪

里说理去？

正是减去了宏大叙事的挤压，日常生活的琐碎与平凡得

以放大和扩张，小说的叙事艺术也被置放于重要的地位。黄咏

梅《父亲的后视镜》所写的父亲，人生中有两个大的节点，一是

出生于革故鼎新的1949年，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二是一辈子

开大货车，曾经在青藏高原的天路上行车。然而，在平常的岁

月淘洗下，他这两处可资谈论的亮色都逐渐暗淡了。当年只道

是非常，晚年莫再话沧桑。作者选取了与汽车司机的职业密切

相关的后视镜作为结穴之处，而父亲年轻时的衣冠楚楚、在公

路上竞技追车发生艳遇，退休后为了改善脊柱变形的职业病

练习倒行，遇到以感情和婚姻“碰瓷”的特别女性，再到以仰泳

的姿态在运河里倒行逆施潇洒畅游，这不也是小人物的快乐

人生吗？

在当下一地鸡毛式的庸常岁月里，弋舟总是顽强地在寻

找和建构着虽然微弱但不可或缺的

生命之光。《出警》没有那些侦破奇

案的惊险曲折，也没有什么刀棍齐

飞的生死搏斗，甚至还有意识地排

除了可能的戏剧性情节，呈现出“众

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的恬静。作

为派出所的民警，最年轻的小吕、小

有经验的“我”和已经退休的师傅老

郭三代人，形成一个相互传承的梯

队，负责管辖地界的治安情况，兢兢

业业地守土有责，也习惯于平平淡

淡的生活。小吕和“我”因为值一次

夜班可以补休一天而得到小小的快

乐。那个曾经的犯罪分子老奎，作为

重点工作对象，给“我”带来了不少

麻烦，其中的动因却是因为老奎的

孤单生活寂寞难熬，导致老奎宁可

重回监狱以便生活在人群中间。于

是，“我”和老郭这样的民警除了要

维护治安，还要“出警”到人们的心

灵世界，把对有缺陷的生命的关爱进行到底。

行进线：写实主义大行其道

当然，小叙事终归无法脱离时代变迁。现实中老天津卫的风

情民俗和以手工艺人为主的各行各业已经基本消失，《俗世奇

人》（足本）为那个失去的年代留住了精气神；只因当下的物质生

活水平和饮食习惯都发生很大改变，人们才会悠然回望和留恋

《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出警》中被片警重点管理的老奎，他

的经历非常独特，但他独处一室时的难耐寂寞却是以老龄化社会

的问题为背景的；《七层宝塔》所反映的，同样是21世纪以来普遍

存在的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不但失地而且失根的淡淡乡愁。

分散开来看，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困境，集合起来看，这仍然

是大时代的一个个小的剪影。就像鲁迅先生所言，一时代的纪

念碑式的文章，文坛上不常有；即有之，也十有八九是大部的著

作。以一篇短的小说而成为时代精神所居的大宫阙者，是极其

少见的。但至今，在巍峨灿烂的巨大的纪念碑式的文学之旁，短

篇小说也依然有着存在的充足的权利。（《〈近代世界短篇小说

集〉小引》）

这一时段的短篇小说，尽管有蔡骏《北京一夜》的奇幻，有

曾皓《追赶影子的将军》的神奇，有须一瓜《灰鲸》的跳脱，但是，

贴近生活、连通地气，现实主义或者说写实主义却是近年小说

的主要路线。

储福金擅长写围棋人生，长篇与短篇齐飞，棋道和人道相

融。他的《棋语·搏杀》中，那种“大杀器”的战术非常怪诞蛮不讲

理，但一毫一末写起来又非常质实，两位棋手如何精致地做饭

吃饭，如何一丝不苟地记载棋局输赢，直到作品的主人公从超

级“无理手”中挣脱出来最终获胜，颇富有人生的哲理意味。王

方晨近年来致力于“老实街”系列小说的创作，与冯骥才《俗世

奇人》（足本）异曲同工，借一条古朴老街写世道人心，平中见

奇，实中有虚，笔墨老到，却又常于娴熟之中见出生涩。这次入

围的《大马士革剃刀》，就是充满了迷宫似的小巷幽径，两位各

自深得人望的中年男子，一位是被誉为“济南第一大老实”的左

老先生左门鼻，一位是新来不久却手艺出众口碑极好的理发师

傅陈玉伋，邻里高义，令人赞叹，那把来历不凡的大马士革剃刀

在他们之间的两送两还，更是成为一桩佳话，为这条百年老街

的“老实”传统增添新的光彩。故事的走向出人意外，似断似续，

费人猜详。“老实街”的拆迁和消失令人叹惋，但是，在它的实体

消失之前，它的精神命脉是否已经暗中断裂衰亡了呢？

时代的平庸，容不得浪漫情怀的存在。一把剃刀，测出了人

情冷暖，一部诗集，尽显出世道炎凉。朱山坡的《推销员》，同样

是巧构，却不同于王方晨的暗讽，而更像是一场闹剧。一个房产

老板，卖房子赚了大把大把的钱，却别出心裁地要手下的推销

员去推销自己的诗集；他不缺少卖诗集的所得，问题是在几十

平米几百平米的房间里，还有多少人愿意摆下一张阅读的书

桌？被现实挤压的人们，还能够容纳多少诗情逸兴？刚从乡下来

的小青年，以为凭借自己的执著、善良和恳求就能完成推销诗

集的任务，从而通过考核，成为正式的房产推销员，孰料却一头

碰在一个“钉子户”那里，受尽羞辱以至暴力殴打，始终未能完

成推销任务，那一个个令人向往的名字，卢远志、隋正义、祥瑞

楼，都变作绝妙的嘲讽。

从讴歌理想张扬浪漫，到在细微的生活末节上发现悲情拷

问灵魂，是一大转折。这当然和时代氛围密不可分。从凌厉浮躁

的高歌猛进到脚踏实地的韧性努力，从对外面的世界和未来的

图景充满憧憬和想象，到真正进入全球化时代而感到“太阳底

下没有新的东西”，从相信“大河有水小河满”到社会分化越来

越明晰，从高唱“光荣属于80年代的新一辈”，到读书、就业、买

房、育幼、养老都成为人们必须面对的一个个无法回避的难题，

在心灵深处，关于道德、诗情，关于爱和悲悯，关于公共价值的

重建，也是一项非常沉重的社会工程。

生活面：拓展与减缩

从这次参评的作品中，可以窥得当下短篇小说的几个特征。

一是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成绩喜人。回族作家马金莲的获

奖是一个证明。此外，阿拉提·阿斯木的《酒哥》在语言上可圈可

点，用诙谐风趣的口语把一个维吾尔族嗜酒如命、醉酒故事不

断的男人刻画得活灵活现。朝鲜族女作家金仁顺的《纪念我的

朋友金枝》寓庄于谐，对于心气颇高却无根漂泊的女友金枝的

一生简笔勾勒，笑中有泪。回族作家李进祥的《讨白》从回族民

众的生活习俗讲起，切入的却是革命、信仰、忠诚、生死的大命

题。两位藏族作家的作品，尼玛潘多的《晒太阳》、万玛才旦的

《气球》，一个写藏族高寿老人80岁年纪要穿白袍，引出老人

家的牵挂与被忽略、被轻视的怨怼；一个写人与羊的种姓传

续。一头连着衰老和死亡，一头接着新生与未来，在这故事的

主线周边却是丰富的日常生活风情，具有浓郁的藏族特色。在

故事与风俗的新奇背后，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作品表现出来的

面对生活的坦然和豁达，这些表现边远地区淳朴生命与民族

风情的作品，让我们体会到旷达与宁静，体会到了“慢生活”的

魅力。

二是部分作品的选材与主题的相对集中。南翔的《回乡》写

上世纪80年代末期的台湾老兵还乡，在亲情与利益的牵扯中

一脸笑一脸泪，烦恼无穷。刘玉栋的《回乡记》中，做儿子的应父

亲要求回乡，为受人欺负的父亲争公道，却发现乡村道德与人

情统统礼崩乐坏。向本贵的《年关》写的是打工者还乡，姐弟二

人对待留守家乡的老母亲的亲疏态度，令人感叹人心不古。津

子围《麦村的桥》的还乡故事别具一格，少年上学时遇到洪水，

陆小杰侥幸脱险，表妹遇难，给陆小杰留下永远的伤痛；上大

学，做办公室白领，下海经商事业有成，人到中年终于兑现自己

的少年梦想，要给家乡亲自设计、建造一座桥。余一鸣的《稻草

人》中，独守空村坚决反对搬迁的老奶奶，将那些已经死去的村

人们扎成了稻草人，以留住他们的灵魂……各种各样的还乡故

事，展现出乡村生活的既往与现状。

但是，这样的作品也让我感到了某种不满足，感到其中的

逼仄和浅白。当下的作家们都是生活在大大小小的城市里，保

留在少年时期的乡村生活记忆经由一两次短暂的回乡经历而

激活，乡村的衰落和人心的变异因此成为他们最深切的感受，

即兴的印象式书写，无法洞察乡村生活的丰富而过多地发出今

不如昔的哀叹。与此同时，也有哲贵《柯巴芽上山放羊去了》和

欧阳黔森《武陵山人杨七郎》这样与时风逆向而行的作品，前者

写农业大学毕业的率性女孩柯巴芽不恋慕俗世生活，先是自愿

报名支边，后来又主动承包山区土地艰苦创业，后者写的杨七

郎是今日乡村中鲜见的有血性受尊重的维护公道者，他的草莽

性格和坦荡襟怀，令人拍案惊奇。

短篇小说：第七届鲁迅文学奖

报告文学：第七届鲁迅文学奖


